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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年前我曾走进“红船”

筅 马蒋荣

今淮海中路 567 弄原称新渔阳

里， 原来与南昌路 100 弄的老渔阳里

是相通的。 如本书第一篇《老渔阳里，

红色征程的起点》中所介绍的，这两条

弄堂都曾叫“铭德里”，有一定的渊源。

新渔阳里的建成比老渔阳里晚三年，

弄堂口都对着在上海与南京路比肩的

重要商业街———霞飞路（今淮海中

路）。 霞飞是法国元帅和军事家。 1915

年，法租界公董局用他的名字为 1906

年命名的宝昌路重新命名。 宝昌曾任

法租界公董局的总董， 还曾 5次出任

公董局董事会董事。 但是，1915 年正

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是军人更能

赢得尊重的时代。 这条马路后来还叫

过“林森中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俄国爆发十月革命， 大批白俄人逃至

上海，入住霞飞路，霞飞路由此繁荣起

来，成为法租界最繁华的地段，以致现

在一讲到法租界， 人们就只知道老卢

湾区的淮海中路， 却将因法租界而兴

起的老黄浦区忘得一干二净。

新渔阳里的弄口就是一个丁字路

口，“丁”字的竖钩处即今成都南路。沿

着成都南路朝北走，大约三五分钟，便

能到达同一年代建造的辅德里。 在

1915 年时， 两处中间还隔着一条长

浜，但 5 年后的 1920 年，这条长浜被

填埋， 所以两处走动起来应当十分便

捷。而从新渔阳里到老渔阳里，更是只

要在弄内穿行即达。 这就让人们对三

处之间的联系产生了十分丰富的想

象。 1920 年，陈独秀已经入住老渔阳

里 2 号， 但李达他们要到第二年才会

租下辅德里 625号。所以，新渔阳里在

1920 年仅是在弄内向南，与老渔阳里

发生关系，而在 1921 年辅德里成为中

共早期的重要办公机构后， 新渔阳里

则成了老渔阳里和辅德里之间的桥

梁。

新渔阳里 6 号原来是戴季陶的居

所。 戴在早年间也曾参与社会主义运

动，但稍后即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

大浪淘沙，有些人离开了，有些人进来

了。年轻人在这里做出人生的选择。中

国共产党建党前的重要人物都在新渔

阳里出现过， 如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

基、陈独秀等，而俞秀松、李汉俊、陈望

道、沈玄庐、施统存、袁振英、叶天底和

金家凤更是于 1920 年 8 月 22 日在此

发起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

中央机关也设在这里。

为了掩护这里的革命活动，在

1920 年 9 月间，这里成立了一个公开

的学校———外国语学社， 学校的招生

广告刊登在 1920 年 9 月 30 日的《民

国日报》上，广告的发布者即是新渔阳

里 6号的新主人杨明斋。

杨明斋生于 1882 年，1901 年即

到海参崴打工谋生，1908 年以后在西

伯利亚地区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领

导的工人运动， 在十月革命前就接触

了马克思主义， 加入了列宁领导的布

尔什维克党， 后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

共产主义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

义， 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著名的革

命活动家。 当时，他受组织委托，培养

一批懂得俄文的青年， 为组织输送青

年干部， 外国语学社只是其计划的一

部分，但从结果来看却是硕果累累：大

约有 30 多名学生在这里经过学习，成

长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精英骨干，其

中包括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

光、王一飞、汪寿华等。但是，此处因革

命活动频繁而引起了法租界巡捕房的

注意，于 1921 年 4 月 29 日被查封。

现在， 这里已建成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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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 12 月下旬，我和四个才 15 岁的徐汇中学初二（11）

班男同学为响应学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精神，“经风雨、见世

面，在大风大浪里锻炼”进行步行串联的号召，商量后决定目的

地走到江西井冈山。

说走就走，我们向学校借了一面红旗，买了一张全国地图，

向各自邻居中的解放军退伍老兵学习了打军用背包的方法，每

人准备了一条小被子两双解放鞋一个水壶一块用来挡雨的塑

料布，以及向家长要了 5 元钱和几斤全国粮票，在当时的徐家

汇火车站集合后，就沿着沪杭铁路轨道线出发了。

当时的沪杭铁路，基本上每 30 到 40 公里处都在铁道边的

小村落附近设置用稻草毛竹竹篾搭成的临时大串联接待点，由

附近村里的大妈大伯负责接待像我们这样大串联往来学生的

吃住，特别是大量提供洗脸和泡脚热水，还有赤脚医生负责为

路上发生小毛小病的同学诊治。 而脚上打泡则由大妈帮忙用消

毒的针挑破，擦上红药水盖上薄薄的纱布和医用胶带。 睡觉则

是几十个学生一起睡在厚厚的稻草通铺垫子上。

虽然刚出发的三天我们已经走得非常辛苦疲惫，但在进入

铁路嘉兴站后，大家还是一致决定，宁可多走一段路也要到南

湖去看一看，因为我们从小就知道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的后半程会议是在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开的。

记得当天下着蒙蒙细雨， 我们一早出发不久就按图索骥般

地走下了原来走的铁路轨道线， 找到了一条通向南湖的简易公

路，一路上见到好几批像我们一样赶去南湖的学生队伍。终于走

到了南湖，马上在湖边看到了魂牵梦萦的“红船”！ 顿时我们一行

都怀着激动和崇敬的心情，默默地排队等候着上船。等轮到我们

一行时， 虽然船头跳板处有一位大妈跪着不停地用大毛巾擦拭

每个参观者登船后在甲板上留下的湿脚印， 但我们五人都自觉

地在登船前脱下了满是泥浆的鞋袜，赤脚走上船头，并在大妈的

干布上擦干净了脚底后，才轻轻地走进船舱。 只见船舱里所有的

家具摆设都一尘不染，虽然讲解员说这艘船是复制的，但每个细

微处都透着历史的真实和时代的厚重感。 在仔细听完讲解员的

介绍后，我对红船和建党的历史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下船后，我们在岸上各用了当时几乎可吃一顿饭的 1 角钱

买了一幅《中共一大革命纪念船船舱》（即“红船”）的照片，并在

照片后请工作人员盖了“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留念”的纪念戳。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前夕， 我拿出了这幅已经在

我的收藏本中整整珍藏了近 55年的“红船”照片，仿佛又一次让

我重温了中国共产党党史中的光辉一页。“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

留念”照片后盖的纪念戳中八个毛体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可以说正是这艘载着“星星之火”的“红船”起航，度尽劫波、千

难万险，终于逐步发展壮大驶向到今天有 9000 多万党员的世界

第一大执政党、领导全中国 14 亿人民一起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的光辉彼岸，实现了毛主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愿景。

1938年 5月， 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

《论持久战》，“以便让全世界都能读到这

部指导中国人民抗战的重要著作”,中共中

央决定把这部著作翻译成英文，传播到国

外去。 这一任务交给了在上海工作的《大

公报》驻美记者、中共地下女党员杨刚。

一天， 杨刚来到自己的好朋友项美

丽（出版家邵洵美的美国籍妻子）位于霞

飞路 1754 弄 9 号的住所。杨刚知道项美

丽一直以来支持中国革命， 而且为人善

良、热情，故此来到她这里寻求帮助。 项

美丽一口答应， 于是便和杨刚一起开始

了翻译工作。遇到吃不准的问题，就请邵

洵美帮忙。

邵洵美女儿邵绡红曾撰写的《最初

发表“论持久战”英译稿的杂志》一文中

较详细地披露了其父邵洵美参与翻译印

刷出版这本书的全过程。 当时他以美国

人项美丽的名义在上海出版了宣传抗日

的英文杂志《直言评论》。 经过邵洵美和

杨刚共同努力，《论持久战》 的英文稿终

于完成，完成后即分四次在《直言评论》

上连载。 此后，邵洵美又策划了《论持久

战》的单行本发行。 毛泽东知道后，特地

写了一篇约 1000 字的序言，题为《抗战

与外援的关系》。

邵洵美很快将该序译为英文。 历时

两个月，500 册《论持久战》英文单行本

终于印制完成。 为了能让更多的外国人

看到，邵洵美开着小轿车，趁着深夜，悄

悄地将英文单行本一本一本塞进虹桥

路、霞飞路一带外国人住宅区的邮箱中。

《论持久战》英文本的发行，不仅让

上海乃至外国尽快了解了中国抗战形势

及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抗战方针， 更增强

了国人和世界人民抗战的决心， 为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指明了方向。

《论持久战》从此走向世界

筅 马信芳

■ 绽放（摄影） 孙逸

■ 新时代（篆刻） 陈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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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书法 江妙春


